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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 1985 年深秋的一天，抗日英烈
张露萍雕像在她的家乡崇庆县（现崇州
市）罨画池举行揭幕典礼。那会儿我在
驻地某部任新闻干事，攥着刚写好的通
讯草稿，火急火燎赶往揭幕现场，想补充
一些在场感观。可一见阳光下熠熠生辉
的汉白玉雕像，一下子就把我拽到了她
的故事里。

作为 2011 年热映的谍战剧《旗袍》主
人公关露萍的原型之一，张露萍，原名余
薇娜、余家英，化名余慧林、黎琳等，1921
年生于四川崇庆县。她本可以选择安稳的
人生——生于书香门第，天资聪颖，若循规
蹈矩，或可成为闺阁才女。1937 年“七七
事变”爆发，山河破碎，民族危亡，16 岁的
她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中华民
族解放先锋队”，在成都街头高呼，“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冬，在成都“抗敌后
援会”和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同
志的帮助下，张露萍与十余名进步青年秘
密离开成都，跋涉千里奔赴延安。

初到延安的她，对一切都倍感亲切。她
勤奋学习，刻苦锻炼，积极劳动。在陕北公
学和“抗大”，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她酷爱
文学，擅长唱歌、演剧、写诗、作画。她积极
参加文艺演出，主动办墙报，每次集会，各单
位唱歌，都让她指挥，而且喜欢她指挥那首
流行的抗战歌曲《干一场》。遇到这种情况，
她总是落落大方地站起来，挥动着她那有力
而灵活的双臂，上千人聚精会神，引吭高歌：

“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这样

活着有啥用啊，拿起刀枪干一场。”因她指挥
《干一场》的激昂歌声，战友们亲切地称她为
“干一场”。

陕北的风沙磨砺了她的意志，“抗大”的
号角坚定了她的信仰。1938 年 10 月，17 岁
的她庄严宣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参
加了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干部培训班。之后，
分配到延安文联任秘书工作。这期间，她同
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奇宝（即李
清同志，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
结成革命伴侣。不久，中央组织部、社会部
决定派张露萍赴重庆工作。

1939年秋，新婚不久的张露萍接到南方
局的秘密任务——潜入重庆军统电讯总台，
建立地下联络站。临行前，她与丈夫李清依
依惜别，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在重庆，她化名“张露萍”，以军统电讯
人员张蔚林“妹妹”的身份，在牛角沱租下
两间平房，作为秘密联络点。白天，她是
天真烂漫的“军统家属”；夜晚，她是冷静
果敢的地下党书记。她与张蔚林、冯传庆
等 6 人组成特别支部，将军统的电台密码、
特务名单、潜伏计划等绝密情报，源源不
断送往南方局。

1939年底，戴笠密派特务潜入陕甘宁边
区破坏，张露萍小组截获密电，连夜破译，使
三名特务刚入边区即被抓获。蒋介石震怒，
戴笠哀叹：“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中最惨重
的一次失败！”

1940年3月的一天，因张蔚林操作的发
报机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暴露了线索，军统

大肆搜捕，7 人全部被捕。戴笠亲自审讯，
酷刑用尽——钢鞭、烙铁、老虎凳、电椅
……，张露萍遍体鳞伤，却始终未吐一字。
狱中，她仍设法传递情报，甚至智破敌人

“假释钓鱼”的阴谋。当特务故意让她路过
曾家岩周公馆时，她目不斜视，保护了南方
局机关。

1945年7月14日，息烽集中营看守假称
“释放”，她却平静梳妆，换上最爱的浅咖啡
色连衣裙，戴上红宝石戒指，对难友说：“我
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刑车上，她
高唱《国际歌》，枪响前怒斥刽子手：“笨蛋！
朝我胸部开枪！”牺牲时年仅24岁。

张露萍因身份隐秘，她的英名一度湮
没。1983年，经叶剑英和陈云证明，张露萍
终获平反，遗骨迁葬快活岭烈士陵园。《红
岩》书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为其
题碑：“少年赴陕，献身革命……一代英烈，
肝胆照人。”她的名字，被列入抗日战争中
顽强奋斗、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
群体名录。如今，由重庆市歌舞团创作的舞
剧《绝对考验》再现了她的传奇，重庆的石
梯、火锅、码头成为舞台背景，而她的事迹早
已家喻户晓，永远成为人们最鲜红的记忆。

前些日子清明节，我们几个老兵去拜谒
雕像。老赵感慨道：“四十年啦！当年咱们
几个在《战旗报》修改你写的通讯，你生怕我
们删掉她的英勇事迹！”老李接着说：“是啊，
你写的通讯发表后，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不少驻军还纷纷组织官兵去雕像前开展缅
怀活动。”

我们正谈论着，突然有人凑过来问我：
“你说，这姑娘是该穿阴丹士林布旗袍，还
是该穿灰布军装？”我盯着她生平简介里

“军统电讯总台”几个字，一拍大腿：“你就
照着国统区贵妇的样子，但在什么地方得
藏着一颗五角星和一朵石榴花！”我回头
一看，原来是一个老者正对着汉白玉雕像
在画张露萍的画像。

这让我想起她在狱中写的绝笔诗《七
月里的石榴花》：七月里山城的石榴花，依
旧灿烂地红满枝头。它像战士的鲜血，又
似少女的朱唇，令我们沉醉，又让我们兴
奋。石榴花开的季节，先烈们曾洒出了他
们满腔的热血，无数鲜红的血啊，汇成了一
条巨大的河流！这七月的红河，冲尽了民
族百年来的耻辱与仇羞，我们在血海中新

生，我们在血海中迈进。今天胜利正展现
在我们眼前，我们要去准备着更大的流血，
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是啊，在张露萍笔下的石榴花开得像燃
烧的火焰，它要烧毁黑暗的牢笼。当年行刑
的7月，息烽山坡上确有成片的石榴树，被俘
的刽子手后来回忆，她倒下时，有花瓣落在
她未阖的眼睑上。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张露
萍烈士殉难80周年。“七一”前夕，我们再次
相约去给雕像除尘。当我们带着软毛刷、抺
布和清水来到雕像前时，一位老漆工正在给
基座上的简介描红，当他听我讲“军统电台
七烈士”故事，张露萍在走向刑场的路上，她
将婚戒戴回手指，用心打理着自己，她梳起
了自己最喜欢的发型，还在狱友的帮助下，
将后面的头发梳得尽善尽美……老漆工听
到这里，不料手一抖，把油漆全洒在自己的
衣裳上了。他边抹着油漆边哽咽道：“她死
时……比我的孙女还小两岁！”是啊，正值
青春年华的张露萍就义时，离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日，仅仅差32天。

20 世纪 80 年代，张露萍等七位革命烈
士的英勇事迹才为人所知。他们在贵州息
烽县杨朗村牺牲，尸骨迁至张露萍等七烈士
纪念碑处。崇州市人民为了缅怀家乡儿女，
为她雕了塑像落成在罨画池公园内，于2001
年7月14日，在她英勇就义的那天迁至现在
的露萍广场。

当我们举着抺布，准备给雕像擦拭灰尘
时，一道晨光瞬间穿过雕像的鬓角，折射出
一丝彩虹，在石面上淌出一道蜜色的光，宛
如戒指的金属反光。旁边老赵举着长焦镜
头直喊：“快看！”露萍广场边传来孩子们的
歌声。我摸着基座上老漆工刚描好的“张露
萍”3个红色大字，突然觉得，80年前的枪声
早已化作了尘埃，可她的“头发”永远保持着
被延河风吹过的弧度。那“发丝”里，有华北
前线的硝烟，有永不消逝的电波，更有一个
个用热血写成的、永远鲜活的传奇。

雨又落了，我轻轻拂去“发丝”上的水
珠。八十载光阴流转，她的笑靥仍如石榴花
花般炽烈——“无数鲜红的血啊，汇成了一
条巨大的河流！”浩浩汤汤，奔向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初夏的风裹挟着未散尽的虫鸣余韵，天
际已悄然升起一弯银月，月光为五龙山镀上
一层朦胧的纱衣。我们一行人踏着暮色启
程，细碎的脚步声惊起林间沉睡的落花，像
是在诉说着一段即将开启的奇妙故事。

晚饭后，大家兴致勃勃地决定夜游桐花
谷，期待能收获与白天截然不同的独特体
验。化石村党委书记林繁和五龙书院创始
人杜光泽先生热情满满，主动请缨为我们带
路。从村子到桐花谷的山路有一定距离，要
先乘车前往停车点后步行上山。

蜿蜒的山路如一条盘踞山间的巨龙，
道路狭窄，许多地方仅容一辆车勉强通
行。途中，对面驶来一辆车，两车狭路相
逢。林书记没有丝毫犹豫，迅速跳下车，熟
练地指挥对方倒车。重新上车后，他一边
小心翼翼地驾驶，一边向我们解释：“现在
五龙山桐花谷的名声渐渐传开了，来徒步
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可这路实在太窄，
我们必须对游客的安全负责，得想办法把
它拓宽才行啊。”话语间，满是对游客的关
切和对家乡发展的担忧。

抵达停车点，我们在林繁的带领下开始
登山。夜色中，上山阶梯旁一块石碑静静伫
立，上面“桐花谷”3个大字在月光下若隐若
现。夜晚大家带着手电筒沿着山路缓行，手
电筒的光芒扫过石阶缝隙，蜷缩在那里的紫
花地丁微微颤动。“好奇怪，这几天咋还有桐
花呢？前段时间各地的油桐花就开得轰轰
烈烈，我记得油桐花应该是4月中旬，这个时
节本该是油桐树结果的月份。”我望着被月
光染成银白色的山径，忍不住开口询问。

话音未落，忽然有雪片般的影子掠过
眼角。仰头望去，整面山谷仿佛被施了魔
法——一大片白色油桐花正以错时令的盛
放姿态倒悬在枝头，月光将五瓣花影投射
在青石板上，像无数只舒展翅膀的白鸽。
这违反时序的奇景让夜游队伍里响起此起
彼伏的惊叹声，令人惊叹的更是那落满一
地的白色花瓣，电筒光和手机灯光齐刷刷
一起照在地面，地上的花还在夜风里飘舞
滚动。树上不时落下一朵，有人一伸手就
接住一朵飘落的花瓣，那抹莹白清新的花
瓣竟比春日的还要鲜润。

“这是五龙山特有的野生木油桐，开白

花，红蕊，雌雄同体，结的种子可以作为油
料作物。”林繁用手电筒照在一株开满花的
大树上，“你们看这些树干，是不是比普通
油桐高大粗壮许多？”手电光柱里，暗褐色
的树皮裂成龟甲纹，盘曲的根系如苍龙之
爪楔入岩缝。夜风拂过树冠，又一阵花雨
簌簌飘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冽的清香，
沁人心脾。

我们跟在林繁后面穿过嶙峋的巨石，他
笑着说，“这些石头都是本地特产，我们村山
高坡陡，道路难行，不利于发展种养殖业，只
有一些采石的企业。禾加镇距离县城太远，
历来就缺水，尤其是化石村，山上到处都是
奇特的巨石，有地质专家来研究探访，据说
是几万年前沧海桑田时地壳运动留下的遗
迹吧。大家可能想不到，缺水的季节，整个
村里的人只能去溶洞口或溶洞里面取水，很
多住在山上的人家，为了担一担水，得往返
两三个小时。大家苦不堪言，很多年轻女子
一长大就远嫁他乡。我们一个小小的村子，
拼命考大学出去工作的就有100多人。”他的
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后来也不知道是哪
一年，村民发现五龙山山谷里有一大片
30 - 40多年树龄的油桐树，整个五龙山估
计有2万多株。这种木油桐和平常可见的油
桐树有点差异，它在初夏开花，白花，花蕊淡
红。雌雄同体，风一吹，满地都是白色花瓣，
特别好看。”说到这里，林繁的眼中闪烁着光
芒，“近年，我们每年都组织村民种植木油桐
树，陆陆续续种了上万株，可惜成活率太低，
活下来的不到1000株。不过这种树野生的
长势特别好。”

在林繁边走边讲解的过程中，我们了
解到，自从发现这大片的野生桐花树，整个
村子都兴奋不已。五龙山本就拥有原生态
的美丽风光，那些形态各异的巨石，再加上
初夏才陆续绽放的桐花，构成了独特的景
致。于是，大家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宣传五
龙山的美景。2013年9月，林繁就像村里一
批曾经拼了命想逃离农村的伙伴一样，在
外飘泊多年才发现，其实内心最放不下的
还是故乡。于是放弃了在城里经营得风生
水起的建筑业务，回到家乡参加村上换届
选举，并被群众推选为化石村党委书记。
从那一刻起，他就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

改变化石村的贫困面貌，让村里的群众过
上好日子。

此后，便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探寻发展
之路。林繁带领村“两委”干部开始积极行
动，他们主动邀请外面的公司来开发旅游项
目。而他为了更好地宣传家乡，努力学习摄
影、编辑视频，成为了一名热爱摄影的“行
家”。他家客厅里摆着一个巨大的话筒，我
非常好奇，一打听原来是一位艺术家朋友，
来五龙山游玩，了解五龙山景区从无到有的
过程，在起步的时候，林繁和村干部一起研
究在五龙山发展旅游产业，而当地很多村民
以为是林繁他们在异想天开，吹牛说大话。
所以这位艺术家就开玩笑把他自己订制的
大话筒转送给林繁。林繁倒好，一有空扛上
话筒，到村子里找村民唱山歌录视频发朋友
圈（我在网上查到的视频）。经过大家的努
力，很快化石村就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成
为游客纷沓而至的网红打卡村。说起这些
经历，林繁两眼放光，那眼神中流露出的，是
对脚下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与眷恋，是对家
乡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念。

我们在返回的路上，月光依然温柔地照
在山间，山路两边都是马尾松和合欢树，夜
风里吹来草木松树混合的香味，空气清新，
每个人都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走进花影
斑驳的桐花树林，数十株油桐树在山谷长成
环形，枝丫在空中织就花穹。最大的那棵主
干已经中空，裂缝里探出几簇嫩绿的蕨类，
树冠却依旧擎着层层叠叠的花盏。黑暗里，
我们站在观景台俯瞰整片桐林。月光与远
处的灯光交相辉映，水塘里蛙声一片。树上
绽放的白色花朵在夜色中一朵又一朵悄然
飘落，仿佛星河坠落在山峦之间。如果站在
一株桐花树下，几分钟不动，身上很快就是
桐花，地上也是桐花。林书记指着远处若隐
若现的采石场轮廓，感慨地说：“那边以前是
采石场，大量采石破坏了很多林地，也不利
于桐花的生长。现在这里成为旅游区，采石
场全部关闭了，还修建了很多徒步路线，方
便游客观花赏景。现在这些树……”他停顿
了一下，一片花瓣轻轻落在他肩头，“如今该
有个安生的晚年了。”

当天夜里，狂风骤起，呼啸的风声与滴
滴答答的雨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夜晚的

宁静。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心中满是对
桐花的担忧，不知道那些美丽的花朵能否
经受住这场风雨的考验，明天是否还能看
到它们的身影。

次日，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洒向大
地。我迫不及待地起身，前往桐花谷。只见
夜露在花瓣上凝成晶莹的水晶珠链，在阳光
的照耀下闪烁着光芒，满树桐花依然展开笑
颜。仿佛在诉说它毫不畏惧环境的艰难。
此时，我突然明白了这些桐花为何在如此贫
瘠的土壤开得如此灿烂——桐花的花语是
坚韧与守候，它们生长在贫瘠缺水的山间，
将整个春天的等待都凝聚成了初夏的绽放，
就像化石村在时代洪流中固执守望的乡村
建设者们。坚守着对家乡的热爱，默默付
出，克服重重困难，只为在合适的时节，让家
乡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耀眼光芒，让这片土地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

他们是乡村的守望者，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着对家乡的深情，守护着乡村的希望
与未来，就如同这初夏的桐花，在逆境中绽
放，在守候中坚持，克服困难，不断追求自
己的梦想！

桐花的守望
□周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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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漫桐子花。

屋顶芦荟
□王半路

芦荟如何上了屋顶，并在上面安营扎寨，自成一
派风景？这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那时的芦荟还养在屋内。屋子位于一楼，修建于
20世纪80年代。父亲不知从哪儿弄回来一株深绿的
植物，告诉我一个新鲜名词“芦荟”，覆以泥土，栽种在
一个外壳印染着大红花的洗脸盆里，放在客厅角落。
一段时间过后，洗脸盆就不够芦荟伸展旺盛的“手足”
了，原本细巧的芦荟，叶片开始变得饱满，泛着油亮的
光泽，新叶不断抽出，层层叠叠，像一只长着无数触须
的大章鱼。于是父亲连盆将它移去了室外。室外刚好
有一个长方形的小花台，那儿成为芦荟的新家。

说是新家，其实它和流浪猫狗差不多，甚至还
不如。寒来暑往，风里雨里，即使天天从它身边走
过，我也渐渐视而不见了。父母将我留在老房子，搬
去别处居住那天，做了一个“多余”的动作——把那
盆外壳锈蚀、长势茁壮的芦荟举上了屋顶。那不过
是储物间顶上两平方米的水泥板，像块被遗忘的灰
色补丁，上方开阔敞亮，紧邻着二楼阳台，斜下方是
杂草丛生的小花台。

这样一来，寻常日子里忙这忙那，我更不会留意
一盆上了房不值价的植物。有时躺在卧室浮想联翩，
余光不经意扫过窗台，总是掠过一团不规则的黑影。
它垂在水泥板边沿，一时看不清楚是什么。尤其夜里
关了灯，夜色中，好几次觉得那儿是不是停着一只巨
大的不明生物，再定睛一看，回过神来，恍然明白那是
芦荟伸出屋檐的一部分，它竟然如此繁茂了！它从洗
脸盆跃起，不知用了什么手段，高低不平相连间，几乎
覆盖了整个屋顶，将那儿变成了一片小型森林。惊奇
很快从我心头抹去。植物的生命力我是见识过的
——比如院门口那棵上百年的皂荚树，曾在狂风暴
雨中折断一半的枝干，如今依然在春天舒展着像雨又
像雾的绿枝。就让它随意占据一隅吧。

小花台在去年小院改造时拆除了，里面的植物
不知去向。院子新建了几处花园与花廊。栽种薄荷、
木春菊、赤楠等各色花木，新添了小院别样的风致。
至于屋顶的芦荟与楼壁上的爬山虎，水泥板上的苔
藓、野草野花一样，施工人员并没有动一根手指头。
除了父母，杨姐是唯一触碰过芦荟的人。

那天中午，我刚走向单元门，杨姐迎上前：“我帮
你收拾了一下枯叶，还取了一些拿回去栽。”我这才注
意到院子地上尚有未打扫干净的茎叶，而屋顶的芦荟
似乎也的确被细细拾掇了一番。她花费时间等我就
为了这件微不足道的事吗？我颔首一笑：“好的，谢谢
你！尽管拿去栽。”先前还有点紧张的她，神情松弛下
来，一再称谢。

杨姐是院里的新业主，住在另一栋楼的一楼。
她曾告诉我，年少时考上了大学，却因为家贫止步于
大学校门。她的老公前几年因病离世，她与儿子一家
共同生活。她的儿子经济宽裕，做着生意，开着好
车。她闲不住，总爱骑着一辆二手电三轮，把各种废
品拉回小院，分类整理后再拉出去出售。几个老邻居
不理解她的行为，甚至让我阻挡她的车进入小院。我
当面应付那些婆婆大爷，背过身给她出主意：“找一块
大塑料布盖住呀，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了。”她领会了我
的好意，真那样做了，但是逐渐地，她很少开那辆三轮
车了。为了搞好邻里关系，她从家乡驮来时令蔬菜、
核桃、李子等，分装小袋赠送给小院住户。

最后相见，是在她患病的日子里。她像秋风吹
过的芦苇，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沿着小院的墙根移步，
或在椅子上坐一会。见我停下，她精神一振，总要与
我聊聊天，聊彼此家里孩子的近况，或我们共有的芦
荟；但工作繁忙时，我只能点头匆匆走过。如今回想，
那些我快步离去的背影后，不知藏着她多少欲言又止
的话语和无奈的叹息。

某个早晨，小院晨霭还飘浮在桂花树间，一辆救
护车悄悄开到杨姐家门口。前一天夜里，她平静地离
开了人世间。

自那以后，我好几次独自站在屋檐下，望向叶片
如利刃、似梭镖的芦荟，凝视看得见的翠叶和看不见
的深处。那片片向上生长、边缘锯齿状的植物，曾一
度被我误认为怪物；那丛丛簇簇丰润的叶片之间，冒
出橙红色像稻穗似的小花；最终得知，它有一个极其
动听的名字：不夜城芦荟。就此，在墨黑的夜里，一抬
头，我会望见芦荟如月光洗过般的蓝，仿佛又听见杨
姐轻声说：“我帮你收拾了一下……”

永不凋零的石榴花
□黄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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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露萍烈士塑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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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的夏天总带着湿润的雨雾，张露萍广场上，那座汉白玉雕像静静伫立。她身

着素雅的旗袍，目光坚定望向远方，仿佛仍在凝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每逢石榴花

开的季节，总有市民自发前来，擦拭雕像上的尘埃，献上一束石榴花或者菊花。而我，

作为当年雕像揭幕时的见证者，每每驻足于此，耳边总会响起她那句浓浓的四川话：

“要杀就杀，莫碰我的头发！”这股硬气，让我热血沸腾！

张露萍烈士的故居位于崇州宫保
府，现已迁往崇州市崇阳街道东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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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张露萍等七人被移葬到
重庆息烽烈士陵园


